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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溪寺祭文碑保护牌

我居住的这个小区，有东、西两道门。东
门位于高攀路，是小区的后门，西门位于科华
南路，是小区的正门。有人戏谑说：你们小区
坐落在高攀路上，似有高不可攀之义。

其实，高攀路是一个地名，源于这里曾经
有过一座桥，名叫高攀桥，原名高板桥，建于
清中叶。17世纪80年代初，连发两年大水，
桥体被冲毁，当地的僧众士绅商量“以人力积
人功，以仁心造人路”，于是纷纷筹集善款，重
修高板桥。相传，新桥建成，一游方老道误踩
新桥，连连致歉道：“高攀、高攀……”村民知
道后，认为这是天意，遂将高板桥改名为“高
攀桥”，村名亦改为“高攀村”。

40多年前，高攀村这一带还存有为数不
多的林盘。林盘的特点就是以院落为聚合圆
心，内圈是住宅和环绕的乔木、竹林，炊烟袅
袅，鸡犬之声相闻；外圈是池塘、农田，四野纷
繁、星罗棋布，乡土气息浓厚。我年轻时，喜
欢在节假日里约上三五朋友从磨子桥骑车来
此游玩，吃点土菜，喝点跟斗酒。

那时，从磨子桥到高攀村、三瓦窑一带，
只有一条狭窄的九三公路，它北起九眼桥，绵
延曲折，在四川大学改道，横穿高攀村的农
田，从“板门店”——一个古旧的街道穿过，车
马辚辚，人流如织，然后再沿着白药厂围墙往
南，跨过成昆铁路后，就到了三瓦窑，骑自行
车差不多需要一个小时，当年那狭窄的小路
现已变成了宽阔平坦的高攀路。

虽然九眼桥到三瓦窑两地的距离并不
远，但当时一个是城内，一个是郊外，城乡之
间的差别还是挺大的。年轻人在城里待久
了，还是喜欢跑到乡下来呼吸新鲜空气。高
攀村这一带离城里相对要近些。阳春三月，
这里到处都盛开着各色花朵，桃花、梨花、油
菜花，繁花似锦。入夏以后不仅可以看到麦
浪之美，还能闻到沁人脉腑的荷香、稻花香
……现在回想起来，印象尤其深刻的，要算那
布满池塘的田田莲叶、艳艳荷花，老远就能闻
到它散发出的阵阵清香。

如今，这里已开发成了一个个小区。过
去一些冠以姓氏的“大院”已不复存在，取而
代之的则是“某某小区”“某某花园”。一排
排、一栋栋林立的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不
断拔起，使这片曾经乡土气息浓厚的川西林
盘发展成了城市的格局。高大的建筑和宽阔
的道路，川流不息的车流人流、五颜六色的广
告牌和LED灯箱……城市的扩大繁荣推进了
乡村的发展振兴，这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大
趋势吧。

居住在这里久了，很容易淡忘这里的过
去。我时常在小区里漫步，也时常在小区周
边走走，时不时地会回想起这片土地原有的
生态和植被。

有一次，我照例沿着小区走动，路过那两
座一米多高的石碑时忽生好奇心。石碑不知
是修建小区时从地下挖出来的，还是原先就
立在那里。碑体无损，只是碑上镌刻的文字
已然风化，难以辨认。石碑旁挂有一块铜牌，
是武侯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2020年立的，上
面刻有两行字：一般不可移动文物——桂溪
寺祭文碑。

于是，我翻阅了相关的史料，想寻找这
里与桂溪寺的关系。《成都市金牛区文化
志》和《成都市金牛区地名》中均记载：“明
万历二十七年（1599 年），神宗幸蜀，谥封宁
菊东、周粟庵为忠、勤二侯，建庙并题词，

‘佳城桂溪，先王成国’。”文中所说的寺庙
就是桂溪寺。至于宁、周为何人，对明王朝
有什么特别功绩，没有详细表述，网上也查
不到详情。现在桂溪寺也不复存在了。据
说，成都武侯祠大门口那石狮子就是桂溪
寺遗留下来的。

后来，每当我漫步到这两座石碑前，都会
走近细瞅，总想着能从中发现点什么。可以
说，这两座石碑是桂溪寺遗留下来的古迹是
不用怀疑的，如今立在小区里，也是小区沾有
岁月古气之明证。

我真想能穿越历史时空去探寻桂溪寺的

过往，可惜去日不可追，只有尽量发挥自己的
想象力——当年那寺门上悬挂着的“桂溪古
寺”匾额，曾吸引过无数善男信女来此朝拜，
寺中的三重大殿，曾经清磬悠扬、梵音缭绕、
香火旺盛……

有时我在想，时代在前进，过去、现在与
未来，新与旧，继承与创新，更迭不休是难免
的，虽然有些乡村在衰减、消逝，但本质的根
络却从未断裂过，那种民族的、历史的基因一
直在变化中存续和传承。

在距离我们小区不远的高攀路26号，至
今保存有清末时期的工业建筑群。那是百年
前，清末四川总督丁宝桢在高攀桥这片农田
上创建的四川机械局分厂，专门生产弹药的
地方，对外称白药厂，以“不募洋匠为务”正式
将白药厂推向了历史舞台，在四川近代工业
史上占据一席之地。新中国成立以后这里更
名为“解放军7322厂”。

事实上，看起来遥远的往事，其实也在眼
前。如今，在原白药厂废旧的工业建筑群里，
工业文明与现代时尚交相辉映，蝶变出了全
新的文创地标——“BY YOUNG·1906创意
工厂”，成为成都市武侯区文创核心驱动引
擎。我每次走到这里时，时常会被围墙上的
那 些“ 苟 利 国 家 生 死 以 ，岂 因 祸 福 避 趋
之”……创意宣传语而震撼不已。

高攀路，这里不仅有历史上遗留的痕迹，
更是见证了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兴衰荣辱，
有着无可比拟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

张祜（约 792 年—约 853 年），字承吉。
唐代诗人，清河（今邢台清河）人。其家世显
赫，时人称作张公子。《全唐诗》五百一十、五
百一十一两卷共录张诗 349 首。张最有名
的诗是“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
满子，双泪落君前”（《宫词两首》之一），“杜
牧深重之”（清人语）。关于张的行迹，主要
有两种。一种是与张同时代人皮日休的《论
白居易荐徐凝屈张祜》（《全唐文》卷七九
七），皮文大意讲张“作宫体诗，词曲艳发
……合噪得誉”，又为白居易推荐徐凝而贬
损张祜抱不平。一种是元人辛文房《唐才子
传》卷六《张祜传》，《张祜传》大意说张“乐高
尚，称处士，骚情雅思”“一声何满子，双泪落
君前”传入宫内，唐皇问及元稹张诗如何，元
稹答：“张祜雕虫小巧，壮夫不为，若奖激大
过，恐变陛下风教。”元稹与白居易，时称

“元白”,为9世纪初唐诗中兴的领袖。“元白”
双双不喜张祜，也算得上唐诗史上的一桩公
案。从此，张便不受官方待见，寓居苏州，游
冶扬州、杭州等大都市，摹写山水，题咏名寺
名园。394 首诗里，“题”某某寺庙、某某名
山、某某园林就多达近90首！

据这两种史料，张并没有到过蜀地，但
是张祜涉及蜀地的诗，竟有 10 首之多，诗
名分别是：《送蜀客》《发蜀客》《送人归蜀》

《送杨秀才游蜀》《送杨秀才往夔州》《送人
归蜀》《送曾黯游夔州》《送李长史归涪州》

《听李简上人吹芦管三首》《黄蜀葵花》。这
10 首涉及蜀地的诗，有蜀地的山川地理、有
蜀地的人文历史。《送蜀客》是一首五古，全
诗如下：

楚客去岷江，西南指天末。平生不达意，
万里船一发。

行行三峡夜，十二峰顶月。哀猿别曾林，
忽忽声断咽。

嘉陵水初涨，岩岭耗积雪。不妨高唐云，
却藉宋玉说。

峨眉远凝黛，脚底谷洞穴。锦城昼氲氲，
锦水春活活。

成都滞游地，酒客须醉杀。莫恋卓家垆，
相如已屑屑。（引诗除注明外皆引自《全唐诗》
卷五百一十、卷五百一十一）

诗中的地标岷江、嘉陵、三峡、峨眉、锦
城、锦水、成都，诗中的人文历史哀猿、高唐、
卓家垆等，都显示了诗人张祜对蜀地的稔
熟，而且极其自然地将这些标识嵌套在诗
中，成为知蜀地的、重要的蜀地人文地理；也
让不知蜀地的、感受蜀地人文地理的优美悠

久。《听李简上人吹芦管三首》开头即写道
“蜀国僧吹芦一枝，陇西游客泪先垂。”《黄蜀
葵花》写道“名花八叶嫩黄金，色照书窗透竹
林。无奈美人闲把嗅，直疑檀口印中心”。
我们知道，唐宋两季，蜀僧极其有名。佛教
中国化的一代高僧玄奘（602 年—664 年），
早年剃度于成都大慈寺；书法在日本享有极
高声誉的高僧贯休（832 年—912 年），后为
蜀王王建的座上宾。张祜写蜀僧，可见诗人
对蜀僧音乐天才的由衷赞美；蜀葵是蜀地最
有名的原产植物，远在江南的张祜都知晓，
可见诗人对蜀地风物一往情深。

在唐 300 年间，尽管蜀地并非一直太
平，如永泰元年（765 年）内乱，即普州刺史
韩澄杀剑南节度使郭英乂；又如大和三年
（829 年）南诏血洗抢掠成都等，但与盛唐时
的安史之乱和晚唐时的黄巢之乱，蜀中之乱
并不构成关系全局的动乱。也就是说，整个

蜀地并没受到太大的冲击。盛唐时的唐玄
宗、唐末时的唐僖宗两帝，因京城或北方之
乱先后“幸”蜀之事，蜀地成了大唐帝国最后
的“诺亚方舟”。正是蜀地的大致安稳，给予
了蜀地诗人特别是入蜀诗人某种意义上的
诗之摇篮，得以施展自己的才情。无论是高
官如高适、严武、韦皋，还是小吏闲职如杜
甫、李颀，无论是大儒如仲子陵，还是高僧如
贯休，在蜀一地，留诗史册。即便与蜀稍有
接触的王勃、元稹一样为蜀地留下诗文。连
从未入蜀的张祜对蜀地也无限地向往。《送
人归蜀》写道：

锦城春色溯江源，三峡经过几夜猿。红
树两厓开霁色，碧岩千仞涨波痕。

萧萧暮雨荆王梦，漠漠春烟蜀帝魂。长
怨相如留滞处，富家还忆卓王孙。

这首诗，可能是张诗涉蜀诗最好的一首
了。诗中的意象、境界、写景、抒情、格律不
输唐诗选本最有影响的《唐诗三百首》里的
七言律。遗憾的是，《唐诗三百首》没有选
（《三百首》选了张祜五言《何满子》一首即
《宫词二首》第一）。就是这首七律，宋蜀刻
唐人集《张承吉文集》里，与清人编的《全唐
诗》有异。宋蜀刻唐人集《张承吉文集》的这
首诗诗名不叫《送人归蜀》而叫《送李兵曹归
蜀》，全诗如下：

锦城春棹沂涳源，三峡经过几夜猿。红
树两厓开日色，碧岩千仞涨波痕。

萧萧暮雨荆王梦，漠漠春烟蜀帝魂。长
怨相如留滞处，富家还忆卓王孙。

两版本除颈联、尾联相同外，首联、颔联
都不同。于是便涉及这则小文的另一话题：

“宋蜀刻唐人集”。笔者曾有一文《开天辟地
的宋蜀刻》（中央党校《学习时报》2019年9月
16日)，文中写道“无论造纸还是印刷，中国都

曾为世界的发祥与先声之重要一地。在这一
文明的进程中，蜀地曾写下中国印刷史极为
重要的一页。近现代出版业巨匠张元济在
1939年6月出版的《图书季刊》上发表的《实
礼堂宋本书录序》说，‘越八百余年雕版兴。
人文蜕化，既由朴而华，艺术演进，亦由粗而
精。故昉于晚唐，沿及五代，至南北宋而极
盛。西起巴蜀，东达浙闽，举国临官廨、公库、
郡斋、书院、祠堂、家塾、坊肆，无不各尽所能，
而使吾国文化，日趋于发扬光大之境。’在张
氏的这段关于中国印刷史对中国文明的重要
作用的阐述中，有一个关键点讲的是：中国已
有的800多年的雕版印刷起于‘巴蜀’”。佛
家大部头典籍最早也出自蜀地刻本，现代版
本学大家吕澄在1943年3月出版的《雅言》上
发表的《宋藏蜀版本考》里说，“宋版释藏始雕
于益州，通称蜀版”。此处所说的“益州”，除
了今大成都之外，还包括成都周边的眉山、绵
竹等。“蜀版”成了中国书籍史、中国古籍版本
史上的重要术语，具有重要地位。由上海古
籍出版社1979年“据北京图书馆藏宋蜀刻影
印版框尺寸悉准原书”影印的“宋蜀刻本唐人
集丛刊”共48册（后又几次重印），其中就有

《张承吉文集》。
关于“宋蜀刻本唐人集丛刊”，当代古籍

大家李致忠1978年在《张承吉文集》的《跋》
中说：蜀地所刻唐人文集大概有两个系统，
即北宋与南宋，前者半页11行有骆宾王、李
白、王维等，后者半页 12 行有孟浩然、李长
吉、刘梦得、元微之等。《张承吉文集》即半页
十二行。《张承吉文集》目录首页有印六枚，
其中官印“翰林国史院官书”“北京图书馆
藏”和私印“祁阳陈澄中藏书记”（陈澄中，
1894年—1978年，近代藏书大家），表明这册
宋籍善本庋藏有序。《张承吉文集》的初刻自
南宋初的眉州（今眉山）。正是这些宋蜀刻
唐人集，为南宋之后的唐诗选本和全唐诗提
供了重要的资源。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说南
宋计有功的《唐诗纪事》、明初高棅的《唐诗
品汇》和明末胡震亨的《唐音统签》（此书为

《全唐诗》之前录诗最多的“全唐诗”）的原始
资料一部分来自宋蜀刻，但是可以肯定的
是，宋蜀刻唐人集，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最
多、最早也保存最好的唐人集。

关于张诗辑录，还有一事：《全唐诗》两
卷辑 349 首，南宋初蜀刻十卷本《张承吉文
集》辑诗 369 首。这就有一个问题，《全唐
诗》为清人所辑，而《张承吉文集》为宋人所
辑。后人辑录的怎能少于前人辑录的？

桂溪寺祭文碑

高攀路创意工厂

秋游是一个词。告别夏日酷暑，选一
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和朋友们结伴出游，或
远足，或近郊，吃美食，赏秋景，都是大美秋
天对人类的馈赠。

这个秋天，就有发小相约，而秋游的主
题，是就近看桥。这番邀约一下激起了我
的共鸣。

我所在的小城，三面环水，城市的便
捷，靠的是一座座桥的衔接。或东西或南
北横跨的大桥，方便了人们的出行；但几十
年前，人们的出行，靠的则是船。

在那个年代，人们看见水就愁，汪汪一
河水，是横亘在所有人心中的天堑，要去对
岸，都得到渡口坐船。

记得小时候，每到星期天，父母都要
带我坐一趟船到对岸赶场。船是那种中
间带篷的大木船，船舷两侧搭有板凳，进
船的人依次坐下。开船的时间不定，得等
一船人差不多坐满，很多时候背大背篼
的，挑担子的，推鸡公车的，把船舱挤得满
满当当，此时一头一尾两个艄公，则拿出
两个小铁皮盒，像街头表演杂耍后收费那
样，依次递到每个人的面前，一阵“叮叮当
当”响起，每个人根据自己物件的多少，在
小铁皮盒内投进一分、两分不等的硬币，
此时的艄公干劲倍增，把壮实的肱二头肌
一紧，两丈长的篙竿有力地插向河心，船
缓缓驶向对岸。

艄公这碗饭是不好吃的，寒来暑往，
日晒雨淋，吃住大都在船上。遇上涨水
天，艄公要撑船，除了要有一把蛮力，还要
有胆量加技术。即便这样，艄公那神情，
也是半点不得轻松。撑离岸边的船，在滔
滔的洪水中就像一片树叶，轻飘飘的仿佛
随时会被浊浪倾覆。坐在船舱内的每一
个人大气不敢出，眼睛紧盯着一头一尾两
个艄公，在洪水中要把篙竿撑到河底，靠
的是各种变换不停的手势和技巧，篙尖插
进汹涌的洪水稳定船身发出的“梆梆”声
惊心动魄，直到木船好不容易到达对岸，
艄公拿出腰间的毛巾擦去一头大汗，坐船
的人才敢舒一口气。

那时候也不是没桥。到了冬天，没有
了洪水之忧，人们开始在河面上搭桥。桥
身是木桩，桥面是木板，搭好的木板桥小孩
子们觉得新鲜，大人们则提心吊胆。木板
桥搭得简陋，木板与木板之间有许多缝隙，
一旦踩空，很容易伤脚。特别是推鸡公车
过河的，轮子吃力不准，最容易滑进缝隙，
车身倾斜，鸡公车上的粮食就可能掉落河
水中。冬天河水冰凉，下河打捞也是费神
费力的苦事。

很多年过去了，当年搭木板桥的地方被
一座水泥大桥取代，当年吃力的鸡公车变成
了现今的滚滚车流。渡口还在，但变成了一
景，木船也在，但改装成了观赏灯火里城市
夜景的游船。家乡被人们称为水城，汪汪一
河水，成了小城人的风水宝地。

不单如此，一座座代表着更先进技术
的斜拉桥在两岸拔地而起，宏大美丽的桥
身和璀璨夺目的灯光，为三面环水的小城
增添了许多网红打卡地，越来越多的人来
到小城，和我们一同赏景，共同感受时代
的巨变。

此时，我和发小就站在大桥上，时光
仿佛回到了小时候，那时候我们的愿景
是，让河面上有一座自由通行的大桥，这
个愿望远远超越了；时光仿佛回到了1000
多年前，李白在登上宣城的谢公楼时感
叹：“江城如画里，山晚望晴空；两水夹明
镜，双桥落彩虹。”

一眼望去，此刻，一条条大河犹如一面
面明亮的镜子，而一座座横跨其间的大桥俨
如天上落下的彩虹，美不胜收，直击心扉。

沧海桑田高攀路
□钱声广 文/图

位于高攀路白药厂中的技术楼，建于1906年，留存至今。

唐人张祜的赞蜀诗和“宋蜀刻唐人集”
□刘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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